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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书场交流语境”与宋元话本的文本形式

陈建森　 陈颖姮

摘　 要：本文将宋元话本“还原”于说书场交流语境进行语义和功能的研析，发现宋元说书人可以根据说书场主体交流互
动的需要，巧妙地化身为主持人、故事讲述者、故事中人物、评论者、听众代言人等五重主要演述身份，执行调控说书进

程、述故事、演人物、引导听众的价值取向、审美反馈等职能。说书人转换不同的演述身份，“出入故事内外”与场上主体

进行审美交流互动，形成了主持人与听众、故事讲述者与听众、故事中人物与人物、故事中人物与听众、讲述者与故事中

人物、评论者与听众、听众代言人与讲述者等七种主要的“说书场交流语境”及其文本。说书人演述身份的转换既指书场

交流语境的转换，亦指说书场演述时空的转换，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宋元话本演述形态。宋元话本独特的演述形

态又促使说书人巧妙地融通前代各种文体形式演述故事，从而构成由篇首、入话、头回、正话和篇尾等组成的宋元话本文

体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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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在“瓦舍”中成长的具有商业性质的一
种说唱伎艺，宋元说话的“底本”最初并不是供读

者案头阅读的文本，而是由说书人在“说书场”上

与“看官”即时进行审美交流互动的演述文本。

说书人“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

［……］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

杜、韩、柳篇章。举断模按，师表规模，靠敷演令看

官清耳。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略■万余言，讲

论古今。说收拾寻常有百万套，谈话头动辄是数

千回［……］讲论处不僀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

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

越久长。曰得词，念得诗，说得话，使得砌”（罗烨

３—５）。我们认为，曰“论”“褒贬”，谓其有评论者
的演述身份；曰“说”“讲”，谓其有故事讲述者的

身份；曰“举断模按”“敷演”，即“说话时的各种表

演手法”（黄霖 　 蒋凡 １３８），谓其有故事中人物
的身份；曰“收拾”“话头”

①，谓其有说书场主持

人的身份；曰“使砌”，即插科打诨，谓其有故事节

奏调控者的身份。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说书人

还化身为听众代言人，通过主客问答的形式辅助

话本演述。可见，说书人交替使用“论”“说”“举

断模按”“敷演”“褒贬”“说收拾”“谈话头”“使

砌”“主客问答”等演述形式，博取众艺之长，既做

巫师又做鬼，巧妙地转换演述身份与“看官”展开

当下的审美交流互动，而说书人演述身份的转换

亦即说书场交流语境和演述时空的转换。这形成

了宋元话本独特的演述形态。宋元话本独特的演

述形态又促使说书人巧妙地融通前代各种文体形

式演述故事，这就使得宋元话本文备众体，从而构

成了由篇首、入话、头回、正话和篇尾等组成的宋

元话本文体形态。然学术界对此问题至今尚未能

进行系统的阐述。

通过将宋元话本“还原”于其赖以生存的“说

书场交流语境”进行语义和功能的分析，我们发

现，说书人可以根据说书场主体交流互动的需要，

巧妙地化身为主持人、故事讲述者、故事中人物、

评论者、听众代言人等五重主要的演述身份，执行

调控说书进程、述故事、演人物、引导听众的价值

取向、审美反馈等职能。说书人在说书场上不断

转换演述身份，“出入故事内外”与场上主体进行

审美交流互动，由此而形成了主持人与听众、故事

讲述者与听众、故事中人物与人物、故事中人物与

听众、故事中人物与讲述者、评论者与听众、听众

代言人与讲述者等七种主要的“说书场交流语

境”及其文本形式。这七种“说书场交流语境”中

的文本有机组合成宋元话本篇首、入话、头回、正

话和篇尾的文体形态。

一、主持人与听众之间的交流语境及其文本

罗烨所谓“说收拾”“谈话头”，即意谓宋元说

书人在演出中需对现场秩序、讲演进程加以调控，

承担说书场主持人的职能。宋元说书人的主持人

演述身份及其演述职能的形成与朝廷礼乐执掌人

的发展演变关系密切。秦时设有奉常一职，西汉

改称太常（萧梁以后称太常卿），“掌礼仪祭祀”

（范晔 ３５７１），《北堂书钞》引《续汉书·百官志》
曰：“太常主引赞、助祭。”（虞世南 １６２）太常在礼
仪祭祀中的职能是引导和赞礼。唐代地方州郡掌

管礼乐的官员被称为“司功参军”，“掌考课、假

使、祭祀、礼乐”等（欧阳修　 宋祁 １３１２），在具体
仪式的施行中，其“与中央朝廷的太常（卿）在功

能上是基本一致的”，如“请行事、扶助主人拜祭、

呼礼毕等细节都一模一样”（黎国韬 ７５），是朝廷
礼乐官太常向宫廷教坊乐官参军色过渡的中间

环节。

唐代朝廷礼乐活动的执掌往往由多人担任。

据《旧唐书》记载：“凡命将征讨［……］鼓吹令丞

引乐工等至位立定。太常卿于乐工之前跪，具官

臣某奏事，请奏凯乐。协律郎举麾，鼓吹大振作，

遍奏《破阵乐》等四曲。乐阕，协律郎偃麾，太常

卿又跪奏凯乐毕。”（刘昫等 １０５３—１０５４）敦煌讲
经文有“押座文”与“解座文”之制，其于“法师讲

说时，除都讲为之诵经外，尚有维那、香火、梵呗三

职。维那为处理事务维持秩序之人（亦称寺护、

悦众及次第等）；香火为行香之人；而梵呗（呗匿）

为歌赞之人”（周绍良 　 白化文 １１２），亦是多人
一起执行控场的职能。唐代俗赋、传文、话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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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的说唱者如何组织、调度整场表演，未有明确记

录。任中敏先生曾指出，“在优伶戏辞说白之外，

唐代已确有执事人，作戏外致语与口号之举”，其

作用“或致敬，或说明，或宣赞，或予奏伎人以休

息机会”（６６０—６６５）。可见，在唐代，不管是朝廷
礼乐，还是民间“讲经”，一般是由多人控场、共同

执事。

宋代教坊表演中的执事人称参军色（又叫

“竹竿子”），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九“宰执亲

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条载：“第五盏御酒［……］

参军色执竹竿子作语，勾小儿队舞［……］杂戏

毕，参军色作语，放小儿队。”（６０）可见，唐代礼仪
中的鼓吹令丞导引、太常卿致语、协律郎举麾节乐

等三种控场职能，皆集于教坊参军色一身。参军

色手持竹竿作语，向“看官”致意，“勾引”歌舞、杂

剧等依次入场，独立执行指挥调度演出的职能。

宋元说书人将唐宋礼乐中执事人的赞语演化为

“说话”的开场致语，将导引演员入场演化为“正

话”的导入铺垫，将放队之制演化为散场套语，以

上三项共同构筑为说书场上主持人的控场职能。

宋元说书人原以“小说引子”和“小说开辟”

开场，然这类“开场白”在话本刊刻时大都被删除

了。“小说引子”和“小说开辟”，目前仅见于宋末

元初罗烨《醉翁谈录》中的《舌耕叙引》。沈如泉

根据“小说引子”中“演史、讲经并可通用”和叙

引、引子、开辟三词的含义推测：“《小说引子》及

《小说开辟》虽不是完整的话本，但这应该是用在

说话人表演小说、演史、讲经等正话之前的一段套

语。”（４）于天池认为：“‘小说引子’和‘小说开
辟’是说话伎艺人说话前的开场白，类似致语性

质。”（１５２）“致语”在“唐曰‘行主词’、曰‘奏散’，
唐宋曰‘致词’、曰‘作语’、曰‘致语’、曰‘口号’

［……］种种形式虽有变，若其性质作用则无变

也”（任中敏 ６６５）。
在现存宋元话本中，说书人通常先念诵一诗

一词，或者念诵组词、组诗、集句诗、集句词等韵语

开场，以调控说书场秩序和演述进程，由此构成宋

元话本的篇首，显然，说书人此时当是以“主持

人”的身份控场。如《西山一窟鬼》的篇首：

杏花过雨，渐残红零落胭脂颜色。

流水飘香，人渐远，难托春心脉脉。恨别

王孙，墙阴目断，谁把青梅摘？金鞍何

处，绿杨依旧南陌。消散云雨须臾，多情

因甚有轻离轻拆？燕语千般，争解说些

子伊家消息。厚约深盟，除非重见。见

了方端的。而今无奈，寸肠千恨堆积。

这只词，名唤做《念奴娇》［……］原

来皆是集古人词章之句。

如何见得？从头与各位说开。第一

句道：“杏花过雨。”陈子高曾有《寒食

词》，寄《谒金门》［……］

第二句道：“渐残红零落胭脂颜

色。”李易安曾有《暮春词》，寄《品令》

［……］

第十七句、第十八句道：“而今无

奈，寸肠千恨堆积。”欧阳永叔曾有词寄

《蝶恋花》：帘幕东风寒料峭［……］罗帏

不觉纱窗晓。（佚名，《京本通俗小说》

２２—２４）

《西山一窟鬼》话本演述书生吴洪清明时节与朋

友到杭州远郊赏花，遇暴雨被困郊外，进而发现妻

子李乐娘、婢女锦儿、媒人王婆和陈干娘等都是鬼

的故事。说书人先吟诵集句词《念奴娇》，向听众

一一解说其所集之词句的来源出处，这既可延长

开场时间，又可炫耀才学，还能为“正话”作好情

境的铺垫，可谓一举三得。在《西湖三塔记》中，

主持人先串联诗词歌赋为“篇首”，向听众着力描

述西湖绝景和都城圣迹，为“正话”开讲营造了一

个独具地域色彩的演述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在篇首诗词之间，或是在篇首

与头回之间，说书人还会以主持人身份演述“入

话”。如在《洛阳三怪记》篇首串联的诗词之间，

主持人都插入一段关于春景的介绍，场景由大到

小，最后聚焦到“正话”中故事的发生地点。《乐

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在两首关于七雄争霸的诗

歌之后，说书人即以主持人身份予以解释，“夫

‘后七国春秋’者，说着魏国遣庞涓为帅，将兵伐

韩、赵二国”（佚名，《全相平话五种》８８），借此串
联多首篇首诗。又如《乐小舍拼生觅偶》篇首，主

持人念诵一首题钱塘江潮的诗后，紧接着便向听

众介绍“天下四绝”，再由此引出头回中钱武肃王

向龙王借地一方的故事。

宋元说书人以主持人身份演述篇首和入话，

主要有三种功能：一是延宕“正话”开讲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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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入座率；二是以游戏笔墨炫耀才学，营造场上

气氛；三是为在“正话”中“述故事”和“演人物”

做好铺垫。

“正话”结束后，说书人还以主持人的身份向

听众补充交代话本的相关信息，或是卖广告、作宣

传，请听众下次继续捧场，最后引导听众离场，是

为篇尾。如“话名叫做《洛阳三怪记》”（洪楩

１４５），介绍话本名称；“这话本是京师老郎流传”
（冯梦龙，《三言·喻世明言》２４４），交代故事来
源；“在座看官，要备细请看叙大略，漫听秋山一

本《刎颈鸳鸯会》”（洪楩 ２５９），介绍说书人信息；
又如《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的篇尾：“正是：虽为翰

府名谈，编作今时佳话。话本说彻，权作散场。”

（洪楩 ２２１）先是交代话本改编情况，后向听众宣
念散场套语。

在开场和收场两个环节中，说书人以主持人

的身份，执行场上调控的职能。此时，说书场上就

形成了主持人与听众之间的交流语境。这种交流

语境产生的文本分别形成了宋元话本的篇首、入

话和篇尾。

二、故事讲述者与听众之间的交流语境及

其文本

　 　 罗烨所谓“说”“讲”，即“说故事”，意谓说书
人具有故事讲述者的演述身份和演述故事的职

能。首先，从口头伎艺的演进来看，先秦到南北朝

的俳优杂说故事性较弱，“从俳优杂说的弱故事

性到唐宋说话的强故事性，这中间有一个较长的

渐变过程。隋代的侯白应是这个渐变过程中的重

要界碑”（李建军 ２３６）。《太平广记》卷二四八引
侯白《启颜录》云：

白在散官，隶属杨素。爱其能剧谈，

每上番日，即令谈戏弄，或从旦至晚，始

得归。才出省门，即逢素子玄感，乃云：

“侯秀才，可以玄感说一个好话。”白被

留连，不获已，乃云：“有一大虫，欲向野

中觅肉［……］”（李昉等 １９２０）

侯白的“说一个好话”，此后分为以滑稽表演为主

的“说笑话”与以说故事为主的“说话”（姜昆　 倪
锺之 １０１）。两种伎艺分头并进，宋元说书人常

将早期“说笑话”（即“使砌”）的伎艺吸收进“说

话”中，作为故事讲述者调控话本讲述节奏的重

要手段。如《简帖和尚》中说侍女迎儿生得：“短

胳膊，琵琶腿。劈得柴，打得水。会吃饭，能■

屎。”（洪楩 ２２）又如《张生彩鸾灯传》中描述张生
的相思情状：“开了房门，风儿又吹，灯儿又暗，枕

儿又寒，被儿又冷，怎生睡得？”（熊龙峰 ６）再如
《新编五代史平话·梁史平话》中形容山岭之高：

“几年攧下一樵夫，至今未曾攧到地。”（佚名，《新

编五代史平话》１３）故事讲述者匠心独运，以插
科打诨的“使砌”手法，对人物外貌、心理活动、景

象等展开描绘，能放缓故事进程，使听众加深印象

的同时获取愉悦的审美体验。

其次，从故事讲述者的切入时机来看，唐代俗

讲中的讲经法师在讲述故事前，一般是先以主持

人身份念诵押座文，以“镇压听众，使能静聆也”

（周绍良　 白化文 ５１—５２）；而在宋元说书场上
“正话”开讲前的暖场环节中，为了继续招揽并留

住场上的听众，说书人常从篇首诗中引申出一个

或多个与“正话”相关的小故事，有意拖延时间。

此时，说书人的身份已从主持人转换为故事讲述

者。如《拗相公》的开篇，说书人以主持人身份念

诵“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

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佚名，《京本通俗小

说》４０）的篇首诗之后，即转换为故事讲述者，先
后讲述了周公忠心护主却被诬为“欺侮幼主”、王

莽意图不轨却假装贤良欺瞒世人两个小故事，说

明不可以一时之誉或一时之谤来评定一个人，所

谓日久见人心、盖棺论始定，与“正话”中关于王

安石“惹得万口唾骂”的故事遥相呼应。故事讲

述者有时还会顺着篇首诗中提到的风景名胜讲述

故事发生地的历史和逸闻轶事。如《白娘子永镇

雷峰塔》的开篇，讲述者顺着篇首诗中提及的杭

州西湖，向听众讲述西湖周边著名景点金牛寺、灵

鹫岭等的历史传说。这些融于“篇首”中的小故

事，虽无“头回”之名，却有“头回”之实，可称之为

“隐性头回”
②。

在篇首与入话之后，说书人即转换为故事讲

述者的身份，为听众讲述一个或若干个“头回”故

事。如《错斩崔宁》的头回：“且先引下一个故事

来，权做个‘得胜头回’。”（佚名，《京本通俗小

说》５１）又如《小水湾天狐诒书》的头回：“故把衔
环之事做个得胜头回。”（冯梦龙，《三言·醒世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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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１０５）再如《三国志平话》，通过一个长达 ２６００
余字的“头回”，讲述天帝让书生司马仲相阴间断

狱的故事，借此交代“正话”中主要人物前世今生

的种种宿缘。由此可见，讲述者会根据场上需要

决定小故事的长度和数量，进而控制头回的篇幅

和时长。

故事讲述者还会选取与正话相关联的某个

点，将其延展成一个小故事权作头回，引发听众的

听讲兴趣，并借此导入正话。如《错斩崔宁》，“正

话”讲的是刘贵因一句典卖妾室的戏言引发一场

命案，讲述者先在“头回”讲魏生因一句娶二房的

戏言而丢掉大好前程，关联点是“因戏言引发不

幸”。又如《皂角林大王假形》，“正话”演述赵知

县除“阴鼠精”，讲述者先在“头回”讲栾太守除

“老狸”，关联点是“官人断妖”。再如《三现身包

龙图断冤》，“正话”讲述卖卦先生因一则卦文引

发一桩公案，讲述者在“头回”先讲一个卜算先生

能听声知灾福，关联点是“卜算先生”。可见，故

事讲述者所选取的关联点，大多是容易引发听众

好奇心且与正话有关联的话题。

再次，从故事讲述者的讲述视角看来，宋元说

书人吸收史传叙事经验，通过调整叙事视角来把

控故事进程。在史官式叙事中，叙述者对所叙述

的人或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王平 １１），这种全
知视角可以全方位地表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复杂因

果关系、人事关系和兴衰存亡的形态（杨义

２１０）。于是，在“正话”开讲之际，说书人通常以
故事讲述者的身份，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介绍

人物、讲述故事，向听众展示一个广阔而超越的时

空结构；讲史话本往往从三皇五帝、夏商周列朝说

起，“小说”话本大多从大宋年间、某州某府讲起。

如《武王伐纣平话》的开篇，讲述者先叙朝代更

迭，然后快速推进，接着以“话说”引出关于殷纣

王的出身、姓名、才能等基本情况：

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汉三分吴魏刘。

晋宋齐梁南北史，隋唐五代宋金收。

话说殷汤王姓子［……］今殷纣王

是帝乙之子，治天下，名曰辛，一名受，乃

汤之末孙也［……］若说三皇五帝，皆不

似纣王天秉聪明，口念百家之书，目数群

羊无错，力敌万人，叱咤柱声如钟音，书

写入八分，酒饮千钟，会拽硬弓，能骑劣

马。（佚名，《全相平话五种》２）

又如《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正话”，“讲述者”先

说年代、州府，次叙人物姓名、家世：“话说大宋徽

宗宣和三年上春间［……］这东京汴梁城内虎翼

营中，一秀才姓陈，名辛，字从善，年二十岁。故父

是殿前太尉。”接着讲述陈巡检登科、赴任、失妻

的经过：

不数日，去赴选场，偕众伺候挂榜。

旬日之间，金榜题名，已登三甲进士

［……］王吉领命，往街市寻觅，不在话

下［……］不说这里斋主备办。且说大

罗仙界有一真人［……］不说张氏如春

在洞中受苦。且说陈巡检与同王吉自离

东京，在路两月余，至梅岭之北，被申阳

公摄了孺人去，千方无计寻觅。王吉劝

官人且去上任，巡检只得弃舍而行

［……］这陈巡检在任，倏忽却早三年官

满，新官交替。陈巡检收拾行装，与王吉

离了沙角镇，两程并作一程行。（洪楩

２０７—２１７）

讲述者以全知视角牢牢把控情节发展的节奏，当

其需要快速推进故事时，则用“不数日”“旬日”

“两月余”“三年”等缩短人物行动的时间用语，或

用“不在话下”“不说……且说……”等套语来暂

停上一个话题。

而当需要细致演述故事内容时，讲述者多用

第三人称限知视角，有意掩盖部分事实，再假借故

事中人物的视角一步步揭示真相。如在《西湖三

塔记》《洛阳三怪记》《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碾玉

观音》《西山一窟鬼》《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等神怪

小说中，讲述者通常会将仙人、妖怪、女鬼的特殊

身份隐匿起来，再通过故事中人物的视角逐渐发

现其隐藏的“秘密”。在《张古老种瓜娶文女》中，

讲述者讲到张古老出场时，并不急于揭示其特殊

身份，而是借用故事中不同人物的视角依次揭示

张古老的奇异之处：能于大雪中种得甜瓜，要娶十

八岁的小娘子为妻，居篱园却能轻松拿出十万贯

定礼，此乃“奇人”也；文女兄长韦义方拔剑要剁

张古老，剑却折作数段，韦义方疑其为“妖人”；当

韦义方再寻之时，篱园已不见踪影，依据线索竟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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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一仙境般的世外桃源，原来张古老是“仙人”。

讲述者有意假借故事中人物的视角一步一步引领

听众探知张古老的真实身份，由此引发听众的疑

惑、惊惧、紧张等多种情绪体验。

在《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勘皮靴单证二郎

神》等公案类话本中，讲述者多将案件发生的关

键信息遮蔽起来，设置悬念，营造紧张气氛，激发

听众探寻真相的好奇心。如在《三现身包龙图断

冤》中，主人公孙押司为何在三更时分突然投河？

其遇害经过是怎样的？讲述者有意按下不表，将

听众带入了一桩奇案；接下来，通过孙押司鬼魂第

一次现身，“顶着灶床，胈项上套着井栏，披着一

带头发，长伸着舌头，眼里滴出血来”，暗示其遇

害地点；鬼魂第二次现身，给了丫鬟迎儿一包碎银

子，暗示冤情重大；鬼魂第三次现身，给了迎儿一

幅纸，上书“大女子，小女子，前人耕来后人饵。

要知三更事，掇开火下水。来年二三月，句巳当解

此”（冯梦龙，《三言·警世通言》１８３—１８６），进
一步暗示凶手、案发地、破案人。通过孙押司鬼魂

的三次现身，讲述者一点一点地向听众提示案情

信息，引导听众逐步探明真相。

可见，在讲述故事环节中，说书人主要以故事

讲述者的身份向听众讲述故事内容，由此构成说

书场中“故事讲述者与听众之间的交流语境”，而

该交流语境所产生的文本则形成了宋元话本头回

与正话中的第三人称叙事文本。

三、故事中人物与听众、人物、讲述者之间

的交流语境及其文本

　 　 罗烨所谓“举断模按”“敷演”，即指宋元说书
人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还可以“演人物”，此时他

则从“故事之外”走进“故事之中”。在说书场上，

“看官”是说书人的“衣食父母”。为了获得更多

“看官”的捧场，说书人必须将话本讲得生动精

彩。因而宋元说书人在敷演故事时常常转换演述

身份，出入故事内外一边“述故事”，一边“演人

物”。正如王国维所言，宋代小说家说话“以讲演

为事”（王国维 ３５）。
首先，为使听众更好地理解故事中人物的言

行和思想，说书人常常从“故事之外”走进“故事

之内”，由故事讲述者转换为故事中人物，“在说

法中现身”，向“看官”演述隐情和内心活动。于

是，说书场就形成了“故事中人物与听众之间的

交流语境”。如在《碾玉观音》中，讲述者说到郭

排军明明亲见秀秀已被打杀，却又在碾玉铺看见

了秀秀，于是“把头只管侧来侧去”，口里喃喃地

道：“作怪！作怪！”（佚名，《京本通俗小说》１３）
连续两个“作怪”，表明说书人已从故事讲述者转

换为“故事中人物”郭排军，直接向场上“看官”演

述其内心的疑惑。又如《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陈巡检骑着马，如春乘着轿，王吉、

罗童挑担书箱行李，在路少不得饥餐渴

饮，夜住晓行。罗童心中自忖：“我是大

罗仙中大慧真人，今奉紫阳真君法旨，交

我跟陈巡检去南雄沙角镇去。吾故意妆

风做痴，交他不识咱真相。”（洪楩

２０９—２１０）

讲述者说到“罗童心中自忖”之后，即转换为故事

中人物罗童，直接向场上听众自报家门，交代所执

行的任务和接下来的打算、目的。再如《新编五

代史平话·梁史平话》，讲述者讲到黄巢在科举

落第、流落他乡、盘缠将尽之时，心中思量：“咱每

今番下了第，是咱的学问短浅。明日写着榜子，做

着一首诗，去见那朱五经，问他学习些个。”（佚

名，《新编五代史平话》１０）此时，说书人显然已
扮演黄巢，将其内心打算直接告知场上“看官”。

其次，说书人“在说法中现身”，通过敷演故

事中人物的举止言行，与故事中人物直接互动，形

成“故事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的交流语境”，向“看

官”演示故事的情境。如《新编五代史平话·梁

史平话》中的一段表文：

自僖宗登极后，关东连年旱干，田禾

不熟，百姓饥饿，流徙四散。尝有翰林学

士卢携上表，表文曰：

“臣闻国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

根柢［……］切见关东境内，连年旱灾，

禾稼无可割刈，所至饥荒，人无依倚，待

尽沟壑［……］臣愚，昧死谨言，伏候睿

旨！臣卢携表上。”

僖宗方在幼冲，纵有忠臣直谏，怎生

省得？（佚名，《新编五代史平话》６）

·１５８·



“说书场交流语境”与宋元话本的文本形式

“表”作为一种公牍文书，本身即关联着特定的言

说对象和使用场合，能够引发听众对于朝堂上君

臣商讨国政的视觉联想。说书人转换为故事中人

物卢携，通过模拟卢携奏陈表文时的音声、表情、

动作等，形成与僖宗皇帝之间的交流语境，由此创

设出朝堂议政的情境。宋元讲史在故事中人物与

人物之间的交流语境中就融入了表、书、檄、诏、

诰、疏、批答、册、敕、榜、策、状、赦、判等十余种公

牍文书来构设各种议政的情境。宋元小说话本在

故事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的交流语境中更多的是融

入日常应用文书来拟构各种仪式情境。如在《快

嘴李翠莲记》中，说书人以“先生”（婚仪主持人）

口吻对新人演述“撒帐文”，“撒帐东，帘幕深围烛

影红。佳气郁葱长不散，画堂日日是春风。撒帐

西，锦带流苏四角垂［……］莫作河东狮子吼”（洪

楩 １１３—１１５），由此创设婚仪场景；在《菩萨蛮》
中，说书人以“印长老”（葬仪主持人）口吻演述

“下火文”，“留得屈原香粽在，龙舟竞渡尽争先。

从今剪断缘丝索，不用来生复结缘。恭唯圆寂可

常和尚［……］撒手便归兜率国”（佚名，《京本通

俗小说》２０—２１），由此创设葬仪场景。
再次，当故事中人物即将遭遇险情，或是人物

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断激化时，说书人还以故事

讲述者的身份直接“跨界”与另一位故事中的人

物进行对话，提醒人物、指点行动，推动情节发展，

说书场上则形成了讲述者与故事中人物之间的交

流语境。如在《碾玉观音》中，郭排军奉郡王之命

前往崔家抓人，秀秀却“兀自在柜身里坐地”，对

即将降临的灾难浑然不知，讲述者再也无法作壁

上观，直接“跨界”提醒秀秀———“他勒了军令状

来取你”（佚名，《京本通俗小说》１３），进一步强
化故事的紧张气氛。又如在《计押番金鳗产祸》

中，庆奴讨休半载，忽一日媒婆上门，讲述者不禁

好奇，“跨界”问道：“只见有个婆婆来闲话，莫是

来说亲？”（冯梦龙，《三言·警世通言》２８７）直接
向故事中人物婆婆询问来意。这种情形在同为说

唱文学的诸宫调中多有出现，如在《西厢记诸宫

调》中，张生潜至东垣赴莺期约，却又迟疑不定，

“见粉墙高，怎过去”“又愁人撞着，又愁怕有人知

道”。讲述者情不自禁地鼓动张生：“君瑞，君瑞！

墙东里一跳，在墙西里扑地。”（朱平楚 １１１—
１１２）显然，讲述者与故事中人物的“跨界”对话，
是瓦舍说唱伎艺惯用的桥段。

要之，在故事敷演环节中，宋元说书人除以故

事讲述者的身份向听众讲述故事外，还“在说法

中现身”直接与场上“看官”互动，或者是化身为

故事中不同的人物进行对话交流，有时还会以故

事讲述者的身份“跨界”与故事中人物对话，形成

说书场上故事中人物与听众、故事中人物与人物、

讲述者与故事中人物三重主要的交流语境，使得

宋元话本的演述流通行无碍。

四、评论者与听众之间的交流语境及其点评

罗烨所谓“论”“褒贬”，即是说宋元说书人会

化身为评论者，对人物、故事情节进行点评，充分

发挥其论说和褒贬的职能，引导听众的价值取向。

王树民先生认为，瞽史是我国最早的史官，因其

“掌握着主要的历史情节和规律，所以对天子可

以‘教诲’，对诸侯可以临事‘导’之”（２１３）。瞽
史常以“乐语”进行讲诵传播。王先谦《荀子集

解》引卢文弨语曰：“审此篇音节，即后世弹词之

祖［……］‘《成相杂辞》十一篇’，惜不传，大约托

于瞽矇讽诵之词，亦古诗之流也。”（４５５）从瞽史
讽诵、先秦史官，一直到汉唐的禁中侍讲，形成了

以史讽谏的传统。历代宫廷讲史或边叙边议，或

于篇末加以劝惩，或提倡忠孝信义，或宣扬善恶有

报，或大胆批判。这一传统不仅为讲史所独专，而

且其影响还遍及各种说唱伎艺。耐得翁《都城纪

胜》“瓦舍众伎”条云：“大抵全以故事世务为滑

稽，本是鉴戒，或隐为谏诤也。”（孟元老等 ８５）罗
烨《醉翁谈录·小说引子》更是宣称“讲论只凭三

寸舌，秤评天下浅和深”（罗烨 ３）。正如鲁迅先
生所言：“其取材多在近时，或采之他种说部，主

在娱心，而杂以惩劝。”（鲁迅 ９２）宋元说话人在
以艺娱人的同时，也继承了历代史官的讽谏传统，

评说古今人物事相，自觉地肩负起“话以载道”的

使命，形成宋元话本中的演述干预文本。

在说书场上，说书人以评论者身份对话本演

述的干预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评论者常在篇首诗词中设定一个价值

评判标准。如《董永遇仙传》的篇首诗“典身因葬

父，不愧业为佣。孝感天仙至，滔滔福自洪”（洪

楩 ３６７），倡导听众要行孝道。又如《金明池吴清
逢爱爱》的篇首诗“朱文灯下逢刘倩，师厚燕山遇

故人。隔断死生终不泯，人间最切是深情”（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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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三言·警世通言》４７７），歌颂超越生死的爱
情。再如《新编五代史平话·唐史平话》卷下的

篇首诗“称尊享御谩君临，辜负当年告庙心。身

死伶人优戏手，只缘批颊纵慆淫”（佚名，《新编五

代史平话》７５），劝诫世人莫为慆淫所误。评论
者在篇首诗词中倡导的价值取向，一般是被民众

广泛接受和共同遵守的道德伦理规范。

其二，在入话和头回中，评论者对篇首诗词的

意旨进行阐发，使听众认可其价值取向。如《冯

玉梅团圆》在篇首一曲“月儿弯弯照九州”的吴歌

之后，说书人立即从主持人转换为评论者点明其

意旨———“此歌出自我宋建炎年间，述民间离乱

之苦”，然后评论道：“其时东京一路百姓，惧怕鞑

虏，都跟随车驾南渡，又被虏骑追赶，兵火之际，东

逃西躲，不知拆散了几多骨肉！”（佚名，《京本通

俗小说》６３）这里面既有对入侵者的批判，也有
对统治者的怨愤，更有对无辜百姓的怜悯。在该

话本的头回之后，评论者再次现身评论：

有诗为证：

夫换妻兮妻换夫，这场交易好糊涂。

相逢总是天公巧，一笑灯前认故吾。

此段话题做“交互姻缘”，乃建炎三

年，建康城中故事。同时又有一事，叫做

“双镜重圆”，说来虽没有十分奇巧，论

起夫义妇节，有关风化，到还胜似几倍。

正是：

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

（佚名，《京本通俗小说》６５）

评论者先点评“交互姻缘”时“夫换妻兮妻换夫，

这场交易好糊涂”，后评论“双镜重圆”，“论起夫

义妇节，有关风化，到还胜似几倍”，通过对比和

褒贬，引导听众的道德伦理取向。

其三，当故事敷演暂告一段落，说书人又常常

会转换为评论者，用“怎见得”“有诗为证”“词

曰”“歌曰”“诗曰”“正是”等套语，以诗词对故事

情节进行阶段性点评，形成宋元话本分回的标志。

如在《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中，陈巡检准备打发罗

童离开：

陈巡检不合听了孺人言语，打发罗

童回去，有分交如春争些个做了失乡之

鬼。正是：

鹿迷郑相应难辨，蝶梦周公未可知。

神明不肯说明言，凡夫不识大罗仙。

早知留却罗童在，免交洞内苦三年。

当日打发罗童回去，且得耳根清净。

（洪楩 ２１０）

“鹿迷郑相应难辨，蝶梦周公未可知”两句诗是对

上回的总结。而“神明不肯说明言［……］免交洞

内苦三年”四句诗既是对上回关键情节的概要性

评论，同时又是向听众预告罗童在下回即将遭遇

不幸，巧妙引发听众的听讲兴趣。又如《史弘肇

龙虎君臣会》中，一日有人来寻史弘肇，说书人先

以讲述者身份提示———“只因这个人来寻他，有

分教：史弘肇发迹变泰”，然后转换为评论者论

道———“正是：两脚无凭寰海内，故人何处不相

逢”（冯梦龙，《三言·喻世明言》２２７—２２８），感
叹人生多有巧合之事。那么，到底是什么巧合之

事使得史弘肇发迹变泰呢？评论者借此留下悬

念，吸引听众追寻下回分解。

其四，在正话中，说书人还会随时化身为评论

者，对人物和情节进行解释和评论。如《三现身

包龙图断冤》中的一段评论：

若还是说话的同年生，并肩长，拦腰

抱住，把臂拖回，孙押司只吃着酒消遣一

夜，千不合万不合上床去睡，却教孙押司

只就当年当月当日当夜，死得不如《五

代史》李存孝、《汉书》里彭越。（冯梦

龙，《三言·警世通言》１７９—１８０）

眼看孙押司即将遭遇不测，“说话的”急得跳将起

来，想要将孙押司“抱住”“拖回”，阻止不幸的发

生；更为重要的是“说话的”转换为评论者提醒听

众注意———孙押司“千不合万不合上床去睡”，他

的死绝非寻常。又如《新编五代史平话·周史平

话》中，说书人先以讲述者身份讲述郭威受命招

慰四方，“所守必固，所攻必克”，紧接着转换为评

论者分析道———“盖郭威抚养士卒，与之同甘共

苦，小有功的，厚赏之；微有伤的，亲视之；军士无

问贤不肖，凡有开陈，皆温辞色接之；微忤不怒，小

过不责”（佚名，《新编五代史平话》１９１），指出郭
威“得将士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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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在话本讲演结束后，说书人通常转换为

评论者，对整个故事或人物进行概括性评论，总结

一篇之要旨。如《志诚张主管》的篇尾：

有诗赞云：

谁不贪财不爱淫？始终难染正

心人。

少年得似张主管，鬼祸人非两不侵。

（佚名，《京本通俗小说》３９）

说书人以评论者身份点明“不贪财”“不爱淫”才

能人鬼不侵、平安顺遂，申述讲演的教化目的。又

如《计押番金鳗产祸》的篇尾，周三与庆奴被官府

处决后，说书人由讲述者转换为评论者说“后人

评论此事［……］大凡物之异常者，便不可加害”，

指出计押番过错所在，接着以“有诗为证：李救朱

蛇得美姝，孙医龙子获奇书。劝君莫害非常物，祸

福冥中报不虚”（冯梦龙，《三言·警世通言》

２９５），宣扬因果报应的主旨。再如《武王伐纣平
话》的篇尾，在故事结束后，说书人即化身为评论

者论道：“休将方寸睐神祇，祸福还同似影随。善

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速与来迟。”（佚名，《全相

平话五种》８５）虽然将历史兴亡简单归结于善恶
有报有其局限性，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却更容易

理解与接受。

可见，在话本讲演过程中，说书人不时地转换

为评论者发表评论和褒贬，这构成了说书场中评

论者与听众之间的交流语境。该交流语境所产生

的文本，或概括上回内容，或预示下回人物的命

运、故事发展的方向，或揭示话本主旨，或对人物

行为进行褒贬，引导听众的价值取向。这形成了

贯穿于宋元话本篇首、入话、头回、正话、篇尾中的

“演述干预”文本。

五、听众代言人与故事讲述者之间的交流

语境及其问答

　 　 为唤取听众的共鸣与支持，宋元说书人还会
巧妙地化身为听众代言人，假借“看官”身份向

“说话的”提出问题，然后再转换为“说话的”身份

解答听众代言人的疑惑。这时，说书场上形成了

“听众代言人与讲述者之间的交流语境”。这种

假托主客双方进行问答的形式可追溯到先秦诸子

经典，如《论语》中的师生问答、《管子》中的君臣

问答、《易经》的卜辞问答、《战国策》的策士与国

君问答，《庄子》《列子》寓言中的假设问答等。章

学诚曾指出：“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

也。”（１１７）“主客问答”后来成为汉代散体大赋的
标志性特征，“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刘

勰 １３４）。如司马相如《子虚赋》假设子虚与乌有
的对话、扬雄《长杨赋》之假子墨客卿与翰林主人

问答、班固《两都赋》之托西都宾与东都主人问对

等，皆假托主客，以对话结构篇章。

“主客问答”形式亦被宋元话本吸收化用。

如在《皂角林大王假形》头回，说书人先假托听众

代言人的身份发问：“说话的说这栾太守断妖则

甚？”接着即转换为故事讲述者回答———“今日一

个官人，只因上任，平白地惹出一件跷蹊作怪底事

来，险些坏了性命”（冯梦龙，《三言·警世通言》

５７９），解释头回与正话之间的关联，自然引出下
文。又如《碾玉观音》，说书人以主持人身份念完

篇首诗后，即转换为听众代言人发问———“说话

的因甚说这春归词”，接着立即转换为故事讲述

者为听众解答疑惑———“绍兴年间，行在有个

［……］咸安郡王。当时怕春归去，将带着许多钧

眷游春”（佚名，《京本通俗小说》６），自然引出咸
安郡王携眷游春并偶遇秀秀的“正话”。

在故事中人物出场之前，说书人有时亦会代

听众向“说话的”询问故事中人物的身份信息。

如《西山一窟鬼》男主人公吴洪出场前，说书人先

代听众向“说话的”发问：“我且问你：这个秀才姓

甚名谁？”接着“说话的”回答：“却说绍兴十年间，

有个秀才是福州威武军人，姓吴名洪。”（佚名，

《京本通俗小说》２４）又如《拗相公》王安石出场
前，听众代言人亦向“说话的”发问：“那位宰相是

谁？在那一个朝代？”紧接着“说话的”回答：“这

朝代不近不远，是北宋神宗皇帝年间，一个首相姓

王名安石，临川人也。”（佚名，《京本通俗小说》

４１）在《刎颈鸳鸯会》中，听众代言人问：“说话的，
你道这妇人住居何处？姓甚名谁？”接着“说话

的”回答：“元来是浙江杭州府武林门外落乡村

中，一个姓蒋的生的女儿，小字淑珍。”（洪楩

２４９）
此外，说书人还会假借听众的声口，针对具体

情节提出疑问。如在《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中，杨

思温急寻题壁人，秦楼小二疑为两国通和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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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书人先以听众代言人身份指出：“说话的，错说

了！使命入国，岂有出来闲走买酒吃之理？”接着

“说话的”答道：“按《夷坚志》载：那时法禁未立，

奉使官听从与外人往来。”（冯梦龙，《三言·喻世

明言》３９０—３９１）及时解除听众心中的疑惑。又
如在《新编五代史平话·周史平话》中，唐主与冯

道从容论治，因言当年禾谷屡登，四方无事，冯道

突然提起了东汉冯异。听众代言人随即指出：

“且说话说里怎生说冯异的事？”紧接着，“说话

的”予以解释：“冯道举这故事告着唐主，望唐主

居安虑危也。”（佚名，《新编五代史平话》９５）
可知，在话本演述过程中，说书人会不时地转

换为听众代言人行使审美反馈的职能，及时消解

听众心中的疑惑，获取场上“看官”的认同和支

持，这构成了说书场上“听众代言人与故事讲述

者之间的交流语境”。该交流语境所产生的文

本，形成了宋元话本头回与正话中“解释性干预”

的演述文本。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宋教坊队舞中，

“竹竿子”勾出舞队后，往往会转换为观众代言人

身份，代观众发问“既有清歌妙舞，何不献呈”，由

此引出“花心”应答和歌舞表演
③；在宋元南戏、传

奇中，开场的“副末”亦常化身为观众代言人，向

“后行子弟”询问“今日搬演谁家故事”，再由“后

行子弟”以书会才人的身份作答
④。可见，宋元说

唱和戏曲都十分注意演述者与场上“看官”当下

的审美交流与互动，将观众视为自己的“衣食父

母”。

要之，在宋元说书场上，说书人博取众艺之

长，既做巫师又做鬼，巧妙地化身为主持人、故事

讲述者、故事中人物、评论者、听众代言人等五重

主要的演述身份，灵活穿梭于主持人与听众、故事

讲述者与听众、故事中人物与人物、故事中人物与

听众、讲述者与故事中人物、评论者与听众、听众

代言人与讲述者等七种主要的说书场交流语境，

分别执行调控说书进程、述故事、演人物、引导听

众的价值取向、审美反馈等职能。说书人演述身

份的暗中转换即意谓着说书场交流语境的转换，

而说书场交流语境的转换亦即意谓着说书场演述

时空的转换，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宋元话

本的演述形态。宋元话本独特的演述形态又促使

说书人巧妙地融通前代各种文体形式演述故事，

这就使得宋元话本文备众体，从而构成了由篇首、

入话、头回、正话和篇尾等组成的宋元话本文体

形态。

注释［Ｎｏｔｅｓ］

① 黄霖、蒋凡《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精选本》认为，此处
“收拾”指说话的收结，“话头”指入话。而其有“百万套”

“数千回”，说明说书人调控开场、散场的手法十分灵活多

样。（１３８）
② 罗筱玉在论述讲史话本的体制时认为，“讲史话本中的
入话与头回故事往往绾合在一起，与所讲史事成一线性

发展态势，全都被纳入历史的动态循环圈中，呈现出另一

番面目，我们可以视之为入话与头回的退隐状态与变

型”。参见罗筱玉：《宋元讲史话本研究》，上海：复旦大学

博士论文，２００５ 年。１１７。
③ 根据史浩《鄮峰真隐漫录》中关于《采莲舞》《柘枝舞》
《剑舞》《太清舞》等队舞舞词的记载，“竹竿子”在念诵

“勾队辞”勾出舞队之后，往往会代“观众”向“花心”提出

审美期待。如《太清舞》所载，“竹竿问，念：既有清歌妙

舞，何不献呈。花心答，念：旧乐何在。竹竿子问，念：一

部俨然。花心答，念：再韵前来”，形成“观众代言人”与

“花心”之间的交流语境。参见唐圭璋编纂：《全宋词》，王

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 年。１６２５。
④ 宋元南戏如《小孙屠》的“副末开场”：“后行子弟，不知
敷衍甚传奇？（众应）《遭盆吊没兴小孙屠》。”参见钱南

扬校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
年。２５７—２５８。传奇剧本如梁辰鱼《浣纱记》的“副末开
场”，“（问内科）借问后房子弟。今日搬演谁家故事。那

本传奇。（内应科）今日搬演一本范蠡谋王图霸”，“副

末”化身为观众的“代言人”，与“后行子弟”（“书会才人”

的“代言人”）进行交流互动。参见章培恒主编：《四库家

藏·六十种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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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

《文学汉语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作者：文贵良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概念本身就很耐人寻味。“中国现代文学”如果一定要有

一个时间标示，１９１７年仍然不失为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标示，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

是一个时间概念。“中国现代文学”的另一种说法是“中国新文学”，它表示的是

“新”／“旧”、“传统”／“现代”的区分，因此“现代”还是一个价值概念。“中国现代文

学”常常还有第三种指向，即“中国现代白话文学”，指代的是 １９１７年胡适、陈独秀提

倡白话文学后的新文学，暗含一种语体意义，特指现代白话语体，排斥了文言语体。

要描述晚清至“五四”时期文学汉语与中国文学的同步变化，打通文学汉语实

践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之间的通道，就必须回归作家个体的汉语实践。本书选择

晚清至“五四”时期十位著名作家的文学汉语实践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借

用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概念，姑且把这十位著名作家称为“轴心作家群”。他们是

黄遵宪、严复、梁启超、林纾、章太炎、王国维、吴稚晖、胡适、鲁迅、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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